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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首部自传！《西游记》剧组全体人员倾力推荐。
一代影视才女的个人口述史。

85岁高龄的杨洁导演揭秘《西游记》的幕后故事，奉献绝版剧照，回顾坎坷人生。
杨洁写给老伴儿一个人的温暖回忆。
· 读者定位

1. 电视剧《西游记》的关注和粉丝；
2.《西游记》主演的粉丝、作者杨洁的粉丝；

3. 历史爱好者，电视人等。
4. 普通读者
· 编辑推荐
她是82版《西游记》的导演/她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代表/她是1979年第一届央视春晚的导演/她是中国最早的播音员之一
300多幅珍贵照片首次披露，串联起几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历史。
都知道《西游记》经典，你知道为何杨洁导演会由戏剧转拍电视剧吗？为何是杨洁导演接拍《西游记》？为何选择了六小龄童来演孙悟空？为何全部电视剧拍完中间间隔了将近二十年？本书区别于其他作品，不止做片面解读，真正追根溯源，告诉你一个最真实、率真的杨洁导演，让你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看《西游记》这部经典，更让每个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重新拾起记忆和温暖。我不敢承诺你会跟着哭笑，但你一定会一口气读完她。
一位耄耋老人对往昔岁月和人生坎坷最坦诚的告白！一个内心纯净的文化人最直率动人的人生记忆！

· 作者简介
杨洁，出生于1929年，居北京，82版《西游记》导演。她是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第一代女电视艺术家，中国最早的播音员之一，1979年央视春节晚会的导演，担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片人、导演，主要作品还有《崂山道士》《司马迁》《朱元璋》《西施》等。历经六年时间拍摄完成的经典之作《西游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播次数最多、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成就了六小龄童等知名演员，为中国电视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内容简介
《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是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年届85岁高龄时完成的一部人生自传，讲述了她这一生的坎坷经历，独家披露了她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代著名导演的历程。其曲折丰富的人生生涯和从容淡然的气节风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纯净的文化人对理想和事业的真挚热忱。
1950年可以看作杨洁一生的分水岭。1950年之前，当她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懵懂少女时，就满怀着对延安天堂的幻想，被父亲送往延安，开始她的寻梦生涯。她以少女敏锐纯真的视角体验和观察着延安，记录下那时的人与事，这些看似碎片的记录却为我们呈现出了那个最真实但却鲜为人知的世界。1950年后，她嫁为人妇，却仍旧一心扑在事业上，从播音员、编辑到毛遂自荐成为电视剧导演，不仅成功导演了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秀影视剧，还为我们留下了《西游记》这部永恒的经典，拍摄过程中那些突如其来的纠葛、磨难和复杂至极的人际关系，令人感叹不已。

一代影视才女杨洁的一生，是充满磨难的一生。全书以流畅优美、不乏犀利的笔锋，描述了她从1930年代的所见所闻到延安整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故事，叙述了从播音生涯向影视导演的转变，记录了在其成为《西游记》《司马迁》《朱元璋》等名剧导演的道路上，所历经的争议、坎坷等诸多人际遭遇。这是一个人的人生口述史，典型地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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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非我所愿

现在来说，“肺结核”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已经有了特效药，但在四十年代，它是个致命的病。

我在青岛住了半年医院，没有什么起色，仍然在吐血。妈妈叫我到北京去治病。说那里有专门治肺结核的医院。虽然舍不得刚满十一个月的女儿----妞妞，但还是不得不到了北京，住在天坛医院。这是个治疗兼疗养的医院。有的病友已经住了好几年。看见他们，我吃惊了：这样没有时间限制地一直住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哇？难道我也得如此吗？

但是急是没有用的。我在北京住院的前一段，先后吐了五次血。第五次，几乎是喷出来一样地吐了半茶缸子！大夫给我紧急止血，然后输血，……我再也不敢急了。因为知道急也没有用，除徒增病情外，毫无好处。我只好安下心来配合大夫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院。在医院里，为了消磨时间，我买来细细的“开司米”毛线，给妞妞织出了三件毛裙子！

眼看一年过去，病情虽有控制，血是没有再吐了，但大夫说我痰中仍然带菌。我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地活着，不如死掉！病友们劝我说：“养病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有时能养好，有时则可能养得更坏！所以一定要心静，不能着急！”“急什么？在这里好吃好喝，有人伺候，公家花钱给治病，悠闲自在地休息，就安心养着呗！”

可是我静不下心来！我打听到：如果想要痛快些解决问题，只有做手术。手术只有两种：切肺，或是切肋骨！我向大夫说：“只要能让我早点出院，切什么都行！”

有的病友劝我：“做手术干吗？把自己搞残废了！……”

我想：我可养不住，我要出去，我急切地要回去播音。 

我急切地催促医生：“大夫，切什么都行！只要让我有个准确日期出院！”

大夫决定为我做气管检查。我问大夫：“我是肺结核，为什么要查气管？”

大夫说：“如果气管里有问题，切肺也没有用了！”

我向病友打听：“查气管难受不难受？”有人说：“难受极了！痛苦得很！……”有人说：“没事！我查过好几次了！就像吃冰棍儿！……”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但不管怎样，气管是非查不可了。

查气管那天，我尝到了比死还痛苦的滋味：眼睛被蒙上，手脚被按住，脑袋被卡紧；一根管子从嘴里塞到气管深处！真是难以想象的痛苦。大夫查了左边查右边，我不能呼吸，感到就要憋死了，可是大夫还在给人讲课，我恨死了这个大夫：他不知道病人此时多么受罪吗？我拼命地踢、打、挣扎，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按住我的护士在喊人帮忙！ 

总算查完了，我觉得像从地狱里归来，可大夫说只有不到十分钟！我气愤地说：“应该让你们自己也尝尝滋味，你们就知道这几分钟有多么难熬！”

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没有气管结核！”

我向他宣布：“就算有！我也决不治疗。宁可死也不再受这个罪了。”

不久，大夫的决定出来了：我的病情是右肺上叶尖有个空洞，可以继续养下去，也可以手术。如果做手术的话，是做“胸廓成型术”，也就是----切肋骨！

我怔住了：“真的要切？怎么切？”

“我们这里做不了，要到别的医院去做！”

“切了以后多久能出院？”

“半年！”

“切了肋骨有什么坏处？”

“影响肺活量，但以后会适应。不影响生活，但有些影响美观。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做，不做的话，养下去也行。”

我考虑了一天：养下去，没头儿！切！

第二天，我就带着我的病历到北京市里找医院。

我先到了协和医院胸外科。那里的大夫看了我的病历说；“你这个手术可以做！”

我问他：“要切几根肋骨？”

他满不在乎地说：“也就六、七根儿吧！”

我拿起病历就走了。“六、七根儿”，还“吧”！拿我的肋骨当劈柴哪？

我到了同仁医院的胸外科。胸外科主任张天民问我为什么急于做手术？我一一回答了他。他对我急于出院的心态很理解。他说：“有人宁可养一辈子，也不愿手术！像你这样的真少有！” 

他研究了我的病历后说：“可以切五根，我会尽量给你保留半根！四根半吧！”

就这样，在妈妈来不及反对的情况下，我住进了同仁医院。春节将近。张大夫问我，想在春节前动手术，还是过了春节？

我说：“反正也出不去，何必等！越快越好！”

大年三十那天，我动了手术。在手术台上，因为是局部麻醉，我很困。护士不断和我谈话。我讨厌她们打扰：“我想睡觉，别搅扰我！”护士说：“就是不能让你睡着！”

她们天南地北地跟我瞎扯。在谈话的间隙中，能听见手术刀刮在骨头上的声音；听见切断骨头的声音。我计算着，切断十次，就该完成了！ 

1953年的春节，我是在手术后的昏迷状态中度过的。

清醒过来的那天早上，我发现自己仰面躺着，右胸上方压着个重重的沙袋！右手被放到高举起来搂住头！（这是为了我将来不至于一肩高一肩低）。那时，麻药的力量已经过去，浑身又疼又痒。我觉得自己的脸是硬的，左手抬起来一摸，发现整个脸都肿得连鼻梁都找不到了！我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了？奇痒和疼痛一起袭来，让我无法忍耐。护士给我打上止疼药后，我马上感到特别舒服。疼、痒，都消失了！浑身轻飘飘地，能够安静地睡上一大觉。可是药劲一过，痛和痒又都回来了。就这样，几天来，就靠止痛药维持着。

张大夫把我当成了一个病人的范例向别的病人介绍。可是我在麻药过后的表现，却让他们无奈了：第三个夜晚，药不管用了！我叫了护士：“你给我打错药了！这药不管用！我要原来那药！……”

护士骗我：“就是一样的药！”

我说：“不对，我知道！你给我换原来的药！”

护士说：“那是杜冷丁！按规定只能打六次，多了会上瘾的。”

我说：“我不管！我要打它！”

护士为难地：“只能问大夫才行，可是大夫下班了！”

“你去找他！我要那药！”

护士不得已去给张大夫打电话请示，回来给我打上了那原来的药：“只能多打这一针！再闹也没用了！”

第二天上午，张大夫来查病房：“小杨小姐！我们可是把你当成典型来宣传的呀！”

我说：“我不要当典型！要不是疼急了，我才不打针哪！”

张大夫又给我续了一针，以后也就没有疼到非它不可的程度。

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又回到天坛医院休养。
《西游记》里的六个唐僧

《西游记》毕竟是神话，唐僧的取经路上有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来辅助他。虽然如此，他并不软弱。我们尽量增加一些原著中没有的内容，以刻画他的意志和胆量：他不顾“十万八千里”之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只身踏上征程；他处处把“普度众生”担在肩上，以“救苦救难”为己任；他的人情味：他的家国之情、师徒之情以及儿女之情…所谓儿女之情，主要是在与女儿国王那一段里，我有意让唐僧在与美丽多情的国王四目相视时，心中略有所感，这是人之常情，而且他及时克服了瞬间的动摇，坚决西去，正是他的伟大之。为了，我在一些优美的段落用了插曲以加强其感染力：如女儿国的“只怨今生无缘”、杏仙的“何必西天万里谣”、扫塔时的“扫塔”、菩提树下坐禅的“青青菩提树”…。至于与孙悟空的矛盾，肉眼凡胎，人妖难辨，又慈悲为怀的他与火眼金睛、善识妖怪，又除恶务尽的孙悟空发生矛盾，以致不得不赶走悟空，也是情有可原的，当他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深深悔恨；在多次的矛盾中，师徒的感情更加深厚…这一切处理都为了让观众对他多些理解和敬佩。在形象上，唐僧应该俊美潇洒，大方儒雅，会使女妖怪想要得到他，男妖怪想要吃掉他。

唐僧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没有吸引住他的扮演着，唐僧的演员居然换了三个！
第一个是汪粤。

我到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挑演员。电影学院正放年假，学生都不在，他们拿出了表演系毕业班的学生照片给我挑选。我看中了其中的汪粤。

汪粤进了剧组。我让他到北京的法源寺去学习体验生活。要求他尽量多地学习佛教的礼节和知识，回来好教给大家。
汪粤非常用功地体验生活，他剃了光头，整天穿着唐僧的僧衣。
但是他在法源寺住了十天就跑回来了。这使当时的副导演朱小峰很不满意。骂他不能吃苦，当了逃兵。
汪粤委屈地告诉我：“蚊子咬的受不了了，不只咬身上，还咬光头！和尚们不许打蚊子，说不能杀生。”
汪粤给我看一张他在寺里与方丈一起照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方丈赠给他的佛教的两句偈语：“务实----言行相应，不怀自大 。有恒----有所为作，而不中舍”。我告诉汪粤：“这两句话很重要：希望你凡事要说到做到，不要半途而废！”
但是，汪粤在试集里的表演不理想：一幅苦相，不够大方，许多人建议换人。但我认为这一集里大家都还没有找到感觉，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对一个刚出学校的年轻人，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以后，汪粤又演了《祸起观音院》、《偷吃人参果》、《三打白骨精》。他比较成熟自信了，尤其是《三打白骨精》的结尾，他眼望悟空远去时目光中流露出的痛心、无奈、表演得十分到位。
但是，拍完了《三打白骨精》，汪粤却提出了一个要求：有一个电影要他去当主演，他很想利用空余时间去拍。
我告诉他：“既然你更重视电影，那就去吧！我这里不能当作填空的补丁！”
汪粤虽然心情矛盾，但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剧组。走的时候，他眼中含着泪。那是1983年6月5日。
我为他惋惜：“他没有做到偈语上的要求，还是半途而废了！”

这个“逃兵”的离去，有着他的社会原因：那时的电视剧是刚上马不久，影响远不如电影，汪粤是电影学校毕业的，他更向往大银幕的电影主演。我只有让他离开了。

第二个唐僧：徐少华。
我转而找寻下一个唐僧。
我看过电影《精变》，想起了其中的魏慧丽，她娇弱灵巧，演高小姐很合适。同时，那个疯少爷比较清秀，可以试试小白龙。他叫徐少华，是山东话剧团的演员。于是，约好6月16号，他和总政话剧团的一个参选唐僧的演员一起来试妆试戏。
定演员时，副台长阮若琳也参加。化上妆以后，发现那个总政的演员演唐僧不够儒雅大方，演小白龙，又不够英武。而参选小白龙的徐少华演小白龙又觉得太瘦，但气质甚好。
阮台长当时决定：“不如让他来演唐僧！”
于是，徐少华就接过了汪粤的衣钵，进了剧组。
徐少华出演了《困囚五行山》、《猴王保唐僧》、《计收猪八戒》、《坎途逢三难》、《智激美猴王》、《大战红孩儿》、《夺宝莲花洞》、《斗法降三怪》等。

徐少华扮演的唐僧以他清秀的外貌，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但他这时提出：要上山东艺术学院念书，拿文凭！他希望剧组出面与学校交涉，让他不上课或少上课却能拿到文凭。
我怀疑：“剧组哪有那么大的面子，能够左右学校？”
但徐少华耍赖皮：“倪萍就不用上课拿到了文凭。”
徐少华临走时我把下面的日程和时间安排告诉了他：十月30日，在苏州拍《趣经女儿国》。

眼看出发日期到了，徐少华却没有来！我打电话到山东话剧团，才知道他已经和他爱人一起去上学了！我又打电话到山东艺术学院，他们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我一怒之下，找到学校的教务长，要他叫徐少华立即到剧组拍戏。
徐少华到剧组来了，但心里很不痛快。他勉强拍完了《趣经女儿国》。这是唐僧的重头戏。
《女儿国》拍完后，三个徒弟和林志谦都极力劝说他留下来。但他听不进去，头也不回地回到学校去了。临行时我派了个制片主任跟他一起到济南去找他的学校联系，希望学院能够照顾一下，让他以拍戏为主，到时照样给他文凭。但制片主任从济南来了电话：校方领导问过徐少华：“学业和拍戏你以哪个为重”时，徐少华明确表态：“当然以学业为重！” 

我把这事向副台长阮若琳汇报了，她爽快地说：“那就换人！演员有的是，谁穿上那身衣服，谁就是唐僧！”。

他的离去，除了个人原因外，还有社会原因：那时社会上刮起的文凭风：震晕了许多年轻人，没有文凭就没有前途！于是，徐少华就朝着文凭奔去了！那是1985年的11月初。

第三位：迟重瑞。

唐僧的人选，与紧锣密鼓地做1986年春节播出的《西游记》十一集的后期工作同时进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986年的四月，眼看大队马上就要到浙江拍《孙猴巧行医》，却没有唐僧！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我结束了剪接工作，和场记于红一起下楼。天已昏暗，我和一个正在上楼的人擦肩而过。模糊中我看到那个人个子魁梧，气质也不错。我急忙叫住他：“哎！你，站住！”
这一声把他吓了一跳，他回过身来：“您叫我？”
我问：“你是哪儿的？”
他彬彬有礼的回答：“我是广播剧团的！”
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于虹在一边插话：“他叫迟重瑞！是我们剧团的演员！”

楼道里的光昏暗，看不太清楚，我把他叫到剪接房，开了灯，才看清楚。他相貌堂堂，温文尔雅，我对他的外貌已经认可，又是剧团的演员，就更放了心，但还是：“好，那你马上到广播剧场后台去，叫他们给你试妆。”
小迟试妆的结果很好，除了稍胖些，需要减减肥外，没别的毛病。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事后我向老阮汇不报，她听说是迟重瑞，也挺高兴：“好！好！是我们剧团的人，不会开小差！”
这次“擦肩而过”的经历，成就了《西游记》里第三个，也是最坚决最虔诚的唐僧。
迟重瑞热爱唐僧，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地走完了最后的取经路，取到了真经。
想起来挺有意思：三个徒弟，不论是动不动就要分行李的猪八戒，还是大闹天宫不服管束的孙悟空，都能够踏踏实实、有始有终地完成自己的角色，获得了成功。而应该是最坚决的取经人唐僧却恰恰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他们有的更重视电影，有的更重视文凭，都离开了取经路，半途而废！只有这在楼梯间偶然相遇的最后一位，却把取经任务进行到底，和这个电视剧一起成功！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其实，算起来，《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共有六个！除了在庙里敲木鱼和到池里放生的两个小和尚外，还有一个被殷小姐放到木盆里在江中飘流的婴儿——江流儿。他是最小的唐僧。1984年的6月，我们在镇江拍摄这段戏，我让剧务去找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孩子，他们找了好几个孩子来，我都觉得不满意，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或是和唐僧的长相不贴切。

直到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拍摄殷小姐抱着孩子在江边哭泣的戏时，他们才找来了一个五个月的小孩，由他的妈妈抱来，我一看到那婴儿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胖嘟嘟的可爱极了，而且见人就笑，憨态可掬。我们把他从妈妈怀里接过来，包上小被子交给“殷小姐，他一点不怕生人，非常乖，把他放在木盆里推到江里时，他的妈妈一定心惊肉跳了，他也没有哭闹；（当然水下有人保护，到远处时盆里就换成了我们买的一个大洋娃娃）。当拍到小和尚扑到水里把他抱起交给老方丈时，他居然对老方丈露出微笑！我惊奇地想：“难道他真是唐僧转世？” 

戏拍摄得很顺利，时间并不长，但小“江流儿”被捂出了一身痱子！

我们没有钱，只是把那个替身——洋娃娃送给了他作为纪念。

《西游记》前十一集的播出

那时，电视节目没有时间限制，《西游记》是系列片：一集讲完一个故事。所以长短不一，有的四十多分钟，有的一个多小时。由于观众的迫切要求，从1982年开始，领导都要每年的春节拿出一到两集《西游记》来播出。1983年是《偷吃人参果》；1984年是《祸起观音院》和《三打白骨精》；1985年是《计收猪八戒》。
眼看1986年的春节又来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样零打碎敲的播出，因为这会使以后连起来播也没有新鲜感。我向老阮建议：今年春节就把前十一集连起来播，给观众一个完整印象。在第十一集里孙悟空被请回来了，小观众也会满意。……她很同意。
但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现在离春节只有两个多月，必须赶做许多后期工作：除了已经播出的五集外，还有七集没有剪辑完成；有的现场素材还要录制；它们全都要配音、加字幕；尤其其中大量的特技镜头，最为麻烦，如果没有后期特技设备的保证，就不可能完成。
可是台里只有一台ADO特技机。虽说当初是为《西游记》买的，但全电视台都在用它。我们必须排队，那根本来不及，必须台领导特批给我使用特技的时间！如果能够获得作特技的时间，86年的春节播出11集，那么以后全部完成的后期制作时间也可以充裕点了。

我满怀信心地去找王枫台长商量，没想到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1985年10月25日，我向王枫提出：为了在春节能连续播出十一集《西游记》，请特批给我特技时间和编辑机。
不知为什么，他冷冷地问：“为什么要播那么多集？”
我告诉他：为的是让节目完整，也为了让观众看个过瘾，……

王枫却怒气冲冲：“你们就是着急见观众！还没有做好，就往外拿！这还能搞得好？！”
我莫名其妙：“是你们领导年年都要播出《西游记》的呀？”
 他说：“紧着赶出来的东西就搞不好！是自己毁了自己！你看《中国姑娘》就是剪接的不好，招得观众这个骂！”
我莫名其妙：“那不是剪接问题，根本没有拍出来的素材，靠剪接能解决问题吗？”
他仍然在说着那部戏：“我早就说，要剪接好了再播，搞仔细些！这下挨观众骂了吧！”
我跟他顶撞起来：“你怎么把别人的账算到我头上！别人挨骂不等于《西游记》挨骂！别人不受欢迎，不等于《西游记》不受欢迎！……”
他瞪起了眼：“你说什么？”
我也生了气：“为了播出十一集，我得增加好多工作量！你以为我愿意呀？既然你不批，那今年春节你别再要《西游记》了！”
我夺门而出。他在后面怒吼了一声：“你打个报告来！”
我也吼了一声：“不打，爱给不给！”
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训，我一肚子无名火：“播什么十一集！真是自讨苦吃！”

大概王枫想通了：他给了我特技时间。第二天，技术部的同志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做特技？台里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这下我倒为自己的冒失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分秒必争地按时做完了十一集的后期工作！1986年的春节，《西游记》播出了。观众皆大欢喜，但是我给自己种下了一个祸根。
和领导争辩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我多年的教训。现在我又惹祸了！
我常常告诉自己：要做个唯唯诺诺的人，千万不要和领导顶撞，否则，即使自己有理，也没有好下场！但我就是改不了：我认为有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明知道自己是个鸡蛋，却硬要往石头上碰，所以总是不讨领导喜欢！其实我是个“服软不服硬”、“认劳不任怨”的人，领导给我几句好话，我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任何事！但委屈我是不受的。

我的第一个电视剧《崂山道士》
1980年的六月，我选择了《聊斋》里的传奇故事《崂山道士》，作为我的第一个尝试。

《崂山道士》是个小小的神话剧：王七上山学道，向老道学会了“钻墙术”，就去偷鸡而被捉住的故事。这里面的“钻墙术”我心里有底：在湖南拍戏时，中间休息，关上了二幕。正对舞台的二号机的摄像师锁上机器去上厕所了。等他回来，把画面打开，我看见画面上忽然出现了一把椅子！因为他锁住了摄像机，画面一点也没动，这中间，检场的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二幕前。再开机时，就有了椅子突然出现在画面里的效果！我当时就感觉这是一个特技的手段，可以让实物或人物突然出现或消失。如果两个画面一叠化，就有慢转换（慢慢出现或是慢慢消失）的效果；类似这样的试验，我在湖南那些日子里，琢磨过不少，都是为了把节目搬到实景里做准备的。

剧本已经搞好，我和广播电视剧团的领导也谈好：跟他们合作。广播电视剧团当时也正寻找合适的电视剧题材。我们商量好：他们出一半钱，我向文艺部副主任申请一半钱，也就是几百块钱吧。可是，这位领导不但不给我批钱，反而责备我：“你怎么私自去搞电视剧？那又不是你的分内工作！”
我气坏了：不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吗？我耽误不了。剧团的领导也决定：钱全部由他们出。1980年的七月初，我把两个星期的戏曲节目全部录好交上去，而后就和剧组去了青岛。
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在崂山拍完了戏，又在白云观里用一天时间拍完“偷鸡”的部分。然后进行后期工作。全部完成不到一个月，没有耽误一次戏曲节目的正常播出。
我把《崂山道士》交了上去，那位主任很不高兴，他拉长了脸，没有赏给我一句话。
《崂山道士》很快就被安排播出了。而且还有不小影响，剧中扮演王七的演员蔡渝歌还经常被人认出，不少人打听剧中王七的“钻墙术”是怎么搞的，认为很神奇。……
但是，这个剧目在当年的总结里，却不被承认。因为是戏曲组的导演拍的，不能算电视剧，可它又不是戏曲，于是它成了一个不存在的“黑节目”。
不管这位领导高不高兴，我还是证实了：“不是我不会拍电视剧，是你不让我拍！”我仍然坚持继续进行尝试。
紧接着我看中了《三言二拍》里的《女秀才》。我请了中国京剧院的两位编剧邹忆青、戴英录进行改编。
剧本写好了。我向文艺部领导提出了申请，他还是不给批钱，而且责备我“不务正业”！我知道他是在整我：《崂山道士》让他觉得没脸了，这次他要坚决把这部戏扼杀在摇篮里！我就向阮若琳副台长打报告。她看了剧本，觉得不错，她批道：“比《崂山道士》有意思，可以拍，但电视剧刚刚开始，古装戏不宜太多，可以放到第二年再拍。”她把这件事转发到了文艺部。
1981年的二月，我又做好了出发到苏州拍摄前的一切准备，但文艺部领导通知：“《女秀才》停拍！”

再续《西游记》

我曾经十年不愿看《西游记》，因为它引起我太多的失落和伤感，太多的痛苦和愤怒！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西游记》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它非常受欢迎！尽管它存在着那么多的缺陷和明显的硬伤，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
《西游记》从它诞生之日起，1982年，就和观众见了面，以后，它几乎年年播，月月播；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有人统计，它的收视率，播放率，为电视剧之最。
它不但在中国，而且远远地跨出了国门。很早就有不少国家来购买《西游记》的播放权。有的还一次、再次购买；在日本的NHK电视台第一次播出时，竟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原封原样地播出，这在他们属于史无前例；在越南，中越战争结束后，《西游记》作为第一个表示友好的使者在越南播放，竟是万人空巷；《西游记》曾多次作为国礼送出；……

在此期间，其他两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也相继拍出，它们都是完整的。和它们比起来，《西游记》是个残缺不全的东西，这始终让我感到遗憾。

1994年，《西游记》里三个徒弟的扮演者，马德华、章金莱、阎怀礼等先后几次到我家里来，一方面为几年前发生的那场闹剧向我道歉，请求原谅；一方面希望我能把那被甩下的几集故事拍出来。他们的歉意，表示得非常诚恳，有人还痛哭流涕，使我感动之余，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重拾起了当初的梦想。

我答应他们：我们大家都努力寻找资金，共同争取把《西游记》因为经费而不得不甩下的经典故事拍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寻找经费，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告吹。有的简直让我不能理解：一次，我在林志谦的帮助下找到了拍摄的经费，但向当时的台长黄××请示时，她却阴阳怪气地回答：“你有钱自己去拍好了，中央台不挂名！你拍好了我们也许会买，买不起我们还不买呢！”这样的回答，让我一头雾水，拍摄当然告吹。

看起来中央台是不准备要我打算拍的《西游记》了。于是我转而寻求别的有拍摄权的单位和资金。

我又上了一次令人哭笑不得的当：一位朋友介绍来了一个陕西来的姓傅的“大款”，他开了一辆极长的白色轿车来我家，那种车在北京也极少见到，连停车的地方都不好找！据他自己说，这车是一位外国首脑送给荣毅仁的，但荣毅仁怕太惹眼，不想要，就送给他了。现在他儿子开着这车。他满口答应全部负责《西游记》的资金，连我做的预算都不要看。他说：“这是好事，我全负责了！”很快地，他就和我签订了意向书，并且拿出了三万元，让我们去采景，采景的人员中，包括他的儿子。

我对这事办得如此顺利，简直不敢相信。但又觉得上次拍摄《西游记》时所经历的许多逢凶化吉的事件，那时我感觉有种力量在暗中护佑，使我一次次躲过灾难，也许这次又验证了？

那儿子在采景中，对什么都新奇，一路上光照相就花费了我们不少胶卷。那时我不好拦阻，但担心将来他在剧组里成了个二当家的，这样大手大脚，可不好控制！

回来，我就着手成立剧组，确定主创人员。这时，三万元早已花完，那个傅先生没有再拿出一分钱来。我以为他要等剧组建立以后再付给下面的钱，所以毫无戒心。

剧组的主创人员到齐后，那位傅先生忽然提出要开个见面会，和大家见见面，请大家吃顿饭。我提醒他：剧组没有钱请。他满不在乎地说：“没问题，我请！你叫他们搞得丰盛些，我还有几个朋友要来，他们也想和大家见见面。”既然是投资方要摆谱，我就让制片小萧搞了个两桌人的宴会。他带来的人还真不少，大家挤着才坐下。没想到吃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急急忙忙地对我打了个招呼：“我还有个急事，得出去一下……”就离席了。他这一去，就不见回来。我心里着急了：他不回来，这饭钱怎么办？……小萧也来问我：出钱的人哪儿去了？眼见桌上已经碗光钵尽，大家也已意兴阑珊，应该散席了。我自己的钱没带够，只好悄悄地和几个人凑齐了这顿饭钱，以后当然是由我归还！

从此，那位仁兄再也没有露面。以后听说因为经济问题他被告发了，被通缉了。投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文。

直到2002年，有人从陕西来调查，我才知道，这人是个大骗子，他打着拍摄《西游记》的旗号，在陕西骗取银行的钱，而且数量很大，还执有我签字的合同书。但不用仔细辨认就可以看出：那签字明显是伪造的。他们用来骗取银行的自己编纂的预算表中，所有的开支都被无限放大，那样多的投资我连做梦也不敢想！

以后还有几次这样的事，让我认为《西游记》已经被彻底放弃了。

说起来又是怪事，信不信由你：1998年的春节前大约一个多星期前，那时，刚刚又“黄”掉了一项看来比较有希望的投资意向，我在痛苦之余，深为时间的飞逝而恐惧，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西游记》的梦此生能不能圆？我忍耐不住地给湖南的张诚打了个电话：请他替我预卜一下：我究竟能不能实现愿望？

电话打通了。张诚的声音在耳旁响起，我就急不可待地问他：“请告诉我，我今年有什么事情可干？”

他在那边推算，我在这边等待。不久，他犹豫地说：“今年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我大失所望，但他马上说：“不对，等等，我给你用另一个办法试试，你的杨字是十三划……”

我又燃起了希望。

他忽然兴奋地：“你今年有件大事能办成！”

“真的！”

“真的，还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忍不住告诉他：“我打算拍的是《西游记》呀，这也能办成？”

“能！”

“可是这事刚刚被领导搞黄了，根本没有可能了！”

“可能！前三十天，领导“克”你，现在不“克”了！”

“不“克”了？但我觉得领导对我很反感，我已经寒心了。”

“不要寒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卦上注定你今年能搞成！但是你还要争取，任何事不是都得努力吗？你要是放弃，才会没有机会……”

张诚的几句话使我大为振奋。我立即向现任的台长杨伟光打了一个报告。里面恳切说明拍出这些故事的必要性和我的急切心情：“……王母娘娘已经驾鹤西去，金池长老也已魂归故里，若再不拍，《西游记》的遗憾将永远存留下去……”

出乎意外，不到一个星期，春节前，杨伟光台长的批示就来了：《西游记》中央台拍，每集一百万，十五集共一千三百万元……

张诚的预言又一次验证：真灵！

我终于得到了再拍续集的机会，这时距离前面的二十五集，已经过去了十七年。

“续集”，这名字不准确：应该叫做“补遗”，因为它是补足前面的不足，与前二十五集是一个内容。只是时间晚生了十几年而已。杨伟光同志原来考虑过，把这些拍完将来可以补充到前二十五集里去。这原也是我的想法。

但实际上，后十五集的拍摄，压力很大。远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简单：现在如果只用原来甩下的五个故事，拍个五六集，未免太短了，肯定不能有什么影响。我和编剧商量：从原著中再搜罗些故事，搞成十五集，多少也还可以。但在审稿时，原来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故事《唐王游地府》被删掉了，理由是有“轮回”之说，有封建迷信之嫌。我十分可惜，因为那是一集不会让人感到雷同的好看的一个故事。我们不得不再努力在原著中找寻故事，弥补时间。就这样，它不像原二十五集那样：故事浓缩，精彩、丰满、多样；有头有尾，一集一个故事，看起来过瘾，而是单摆浮搁的一个个重复的故事：吴承恩的原著中所存在的雷同问题在这几集里凸显出来，妖怪捉住唐僧，有的要吃，有的要成亲……色彩也比较单调，我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并在各方面注意避免，例如把男妖怪变为女的，尽量把故事搞得细腻些，细节处理得多样些；其中有一集《祈雨风仙郡》，领导在审稿后提出了意见：“这集里太顺，没有矛盾。”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对，但是拿掉这一集内容就更不够了。于是我根据孙悟空的性格，和这集里玉皇大帝对郡守的误解，发展出了一集《大闹披香殿》。这集的内容是《西游记》原著里没有的。我强调了玉皇的小心眼，对下情的不求甚解，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百姓死活，孙悟空则把抱不平打到天上去了，拉上猪八戒，到披香殿去消灭那几宗玉皇布下的机关。还偷了风婆婆的风口袋，刮起了一场狂风，搞得玉皇不得安宁……以孙悟空的性格，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

但不论怎样努力，后面这十五集仍然没有得到意想中的效果。比起前二十五集来，在“好看”方面，仍然远远不如。

再就是演员的问题：我是打算师徒四人全部用原班人马。这期间有不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有人好心地劝告我：“你还用他们哪？他们如今都是大款、大腕了，你还指挥得动吗？……”

我很有信心：“没问题，拍完《西游记》是我的希望，也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会很好合作的！”

有人问我：“他们年岁都大了，沙和尚都六十多了，还干得动吗？……”

我回答：“最大的是沙和尚，我给他准备了替身，远景时替他挑担子，他只是演戏就行了，猪八戒应该没问题吧。”

有位领导说：“你还和他们合作？我都替你生气，你自己就忘了吗？”

我说：“年轻人的身份地位变了，思想变了，见了满天票子飞舞就难以控制，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可是，开拍之前就发生了几件事，事虽然不大，却使我警觉到：众人的忠告不会是空穴来风，我的想法也许太天真了。事情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简单，师徒四人全部用旧人不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为了保持工作能够正常进行，我必须当机立断。于是，在台领导和电视剧中心领导的支持下，我更换了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演员。

· 书评
只给一个人足矣
——写在读《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之际
在序言中，杨洁说她的书是给王崇秋一个人的，因为她怕别人不愿意看，不喜欢她写的这些老故事，但在逐渐的阅读中，最大的感觉即是只给一个人足矣，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是“王崇秋”，不同的王崇秋！
杨洁老师的话语很有力量，其实也是符合字如其人的道理。读着杨老师的文字，确切地说是其中的精彩话语，最先感受到的是其中的故事，不亚于一部历史书，不亚于精彩的影视作品，尤其是其中洋溢的历史感，那些可亲可敬的人物，那些可爱可恨的岁月流逝，那些可记可塑的话语，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时间的跨度很大，按说这是一个难点，跨度大就很难找到中心点，很难凸显重点，也许在普通的故事中的却如此，但在温暖的文字中，却给予了我源源不断之感。跟随者杨导回到三十年代，感受当时的环境，体验父爱母疼，体会少年的期许和无奈；汇合话语的流转，一起到四五十年代，走进那段我们不曾经历却无限丰富的时光，从中可以更好地知晓父母辈们的经历，可以更好地感同身受；接下来那个特殊的十年，真的如所有经历过的人所言，难以忘记，不可替代，震惊？荒诞？可怕？特殊？淡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词语来定义；七八十年代，也许此刻你已经出生，也许你还多少了解一些，但你不会知道一个编辑，一个兼职导演，是如何成功突围，走上自己喜欢的道路的。而这其中，还有更温暖的故事，杨老师与王崇秋老师的相遇相知。很多时候，我们会遍寻缘分的故事，会关注非诚勿扰，会谈到婚恋中的年龄差，放在我们身上会怎么办？会如何取舍？不知道的时候，来读读杨导的文字吧，让她们来温暖你，给你力量，更给你信念。
人生之一个圣迹——《西游记》。谈《西游记》，很多人会想到六小龄童、猪八戒、唐僧……但如果你去问六小龄童、猪八戒、唐僧……他们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杨洁，这个拍摄《西游记》、汇聚各路神仙的“女汉子”。对于《西游记》，有人称为82版，因为是82年开始拍摄的，也有人称为86版，因为是86年开始在电视大范围播放的。2013年是《西游记》拍摄30周年，前几天还在央视3套上面看到了西游剧组三十年重聚首，剧中人物很是感慨，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再回首，亦精彩无限。或许我也是感性的人，也为其中的人物、故事而多次感动，更感受着杨导的无限魅力。
从接到杨导的选题，到编校基本完成，心中一直被感动着，也一直被灌输着动力和压力，希望能够做一本好书，充分展现杨导人生的精彩，展现杨导文字的温暖与魅力，也展现《西游记》这部经典的感染力。
读一本好书，如同再和一个有学问的人交流，与杨导见的面少，但是通过文字，我可以与她更多的交流，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无数次的成为“王崇秋”，感受着这些写给一个人的文字和故事。
经典不绝，精彩不断，相信杨导的书一定会给每个读她的人以温暖和感动，伴随着经典的《西游记》，给予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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